尤利西斯(第一章节选)
　　体态丰满而有风度的勃克·穆利根[1]从楼梯口出现。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他没系腰带，淡黄色浴衣被习习晨风吹得稍微向后蓬着[2]。他把那只钵高高举起，吟诵道：
　　
　　我要走向上主的祭台。
　　
　　他停下脚步，朝那昏暗的螺旋状楼梯下边瞥了一眼，粗声粗气地嚷道：
　　
　　"上来，金赤[3]。上来，你这敬畏天主的耶酥会士[4]。"

　　
　　他庄严地向前走去，登上圆形的炮座。他朝四下里望望，肃穆地对这座塔[5]和周围的田野以及逐渐苏醒着的群山祝福了三遍。然后，他一瞧见斯蒂芬·迪达勒斯就朝他弯下身去，望空中迅速地画了好几个十字，喉咙里还发出咯咯声，摇看头。斯蒂芬·迪达勒斯气恼而昏昏欲睡，双臂倚在楼梯栏杆上，冷冰冰地瞅着一边摇头一边发出咯咯声向他祝福的那张马脸，以及那顶上并未剃光[6]、色泽和纹理都像是浅色橡木的淡黄头发。
　　
　　勃克·穆利根朝镜下瞅了一眼，赶快阖上钵。
　　
　　"回到营房去，"他厉声说。
　　
　　接着又用布道人的腔调说：
　　 "啊，亲爱的人们，这是真正的克里斯廷[7]：肉体和灵魂，血和伤痕。请把音乐放慢一点儿。闭上眼睛，先生们。等一下。这些白血球有点儿不消停。请大家肃静。"

　　
　　他朝上方斜睨，悠长地低声吹了下呼唤的口哨，随后停下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那口洁白齐整的牙齿有些地方闪射着金光。克里索斯托[8]。两声尖锐有力的口哨划破寂静回应了他。
　　
　　"谢谢啦，老伙计，"他精神抖擞地大声说。"蛮好。请你关上电门，好吗?"

　　 他从炮座上跳下来，神色庄重地望着那个观看他的人，并将浴衣那宽松的下摆拢在小腿上。他那郁郁寡欢的胖脸和阴沉的椭圆形下颚令人联想到中世纪作为艺术保护者的高僧。他的唇边徐徐地绽出了榆快的笑意。
　　
　　"多可笑。"他快活地说。"你这姓名太荒唐了，一个古希腊人[9]。"

　　
　　他友善而打趣地指了一下，一面暗自笑着，走到胸墙那儿。斯蒂芬·迪达勒斯爬上塔顶，无精打采地跟着他走到半途，就在炮座边上坐下来，静静地望着他怎样把镜子靠在胸墙上，将刷子在钵里浸了浸，往面颊和脖颈上涂起皂沫。
　　
　　勃克·穆利根用愉快的声调继续讲下去。
　　
　　"我的姓名也荒唐，玛拉基·穆利根，两个扬抑抑格。可它带些古希腊味道，对不?轻盈快活得正像只公鹿[10]。咱们总得去趟雅典。我要是能从姑妈身上挤出二十镑，你肯一道去吗?"

　　
　　他把刷子撂在一边，开心地大声笑着说：
　　
　　"他去吗，那位枯燥乏味的耶酥会士?"

　　
　　他闭上嘴，仔细地刮起脸来。
　　
　　"告诉我，穆利根，"斯蒂芬轻声说。
　　
　　"嗯?乖乖。"

　　
　　"海恩斯还要在这座塔里住上多久?"

　　
　　勃克·穆利根从右肩侧过他那半边刮好的脸。
　　 "老天啊，那小子多么讨人嫌!"他坦率地说。"这种笨头笨脑的撒克逊人，他就没把你看作一位有身份的人。天哪，那帮混账的英国人。腰缠万贯，脑满肠肥。因为他是牛津出身呗。喏，迪达勒斯，你才真正有牛津派头呢。他捉摸不透你。哦，我给你起的名字再好不过啦：利刃金赤。"

　　
　　他小心翼翼地刮着下巴。
　　
　　"他整宵都在说着关于一只什么黑豹的梦话，"斯蒂芬说，"他的猎枪套在哪儿?"

　　
　　"一个可悯可悲的疯子!"穆利根说。"你害怕了吧?"

　　
　　"是啊，"斯蒂芬越来越感到恐怖，热切地说，"黑咕隆咚地在郊外，跟一个满口胡话、哼哼卿卿要射杀一只黑豹的陌生人呆在一块儿。你曾救过快要淹死的人。可我不是英雄。要是他继续呆在这儿，那我就走。"

　　
　　勃克·穆利根朝着剃胡刀上的肥皂沫皱了皱眉，从坐着的地方跳了下来，慌忙地在裤兜里摸索。
　　
　　"糟啦，"他瓮声瓮气地嚷道。
　　
　　 他来到炮座跟前，把手伸进斯蒂芬的胸兜，说：
　　
　　"把你那块鼻涕布借咱使一下。擦擦剃胡刀。"

　　
　　斯蒂芬听任他拽出那条皱巴巴的脏手绢，捏着一角，把它抖落开来。勃克·穆利根干净利索地揩完剃胡刀，望着手绢说：
　　
　　"'大诗人'[11]的鼻涕布。属于咱们爱尔兰诗人的一种新的艺术色彩，鼻涕绿。简直可以尝得出它的滋味，对吗?"

　　
　　他又跨上胸墙，眺望着都柏林湾。他那浅橡木色的黄头发微微飘动着。
　　 "喏!"他安详地说。"这海不就是阿尔杰所说的吗：一位伟大可爱的母亲[12]?鼻涕绿的海。使人的睾丸紧缩的海。到葡萄紫的大海上去[13]。喂，迪达勒斯，那些希腊人啊。我得教给你。你非用原文来读不可。海!海[14]!她是我们的伟大可爱的母亲。过来瞧瞧。"

　　
　　斯蒂芬站起来，走到胸墙跟前。他倚着胸墙，俯瞰水面和正在驶出国王镇[15]港口的邮轮。
　　
　　"我们的强有力的母亲[16]，"勃克·穆利根说。
　　
　　他那双目光锐利的灰色眼睛猛地从海洋移到斯蒂芬的脸上。
　　
　　"姑妈认为你母亲死在你手里，"他说。"所以她不计我跟你有任何往来。"

　　
　　"是有人害的她，"斯蒂芬神色阴郁地说。
　　
　　"该死，金赤，当你那位奄奄一息的母亲央求你跪下来的时候，你总应该照办呀，"勃克·穆利根说。"我跟你一样是个冷心肠人。可你想想看，你那位快咽气的母亲恳求你跪下来为她祷告。而你拒绝了。你身上有股邪气……"

　　
　　他忽然打住，又往另一边面颊上轻轻涂起肥皂沫来。一味宽厚的笑容使他撇起了嘴唇。
　　
　　"然而是个可爱的哑剧演员，"他自言自语着。"金赤，所有的哑剧演员当中最可爱的一个。"

　　
　　他仔细地把脸刮得挺匀净，默默地，专心致专地。
　　
　　斯蒂芬一只肘支在坑洼不平的花岗石上，手心扶额头，凝视着自己发亮的黑上衣袖子那磨破了的袖口。痛苦--还说不上是爱的痛苦--煎熬着他的心。她去世之后，曾在梦中悄悄地来找过他，她那枯槁的身躯裹在宽松的褐色衣衾里，散发出蜡和黄檀的气味;当她带着微嗔一声不响地朝他俯下身来时，依稀闻到一股淡淡的湿灰气味。隔着槛褛的袖口，他瞥见被身旁那个吃得很好的人的嗓门称作伟大可爱的母亲的海洋。海湾与天际构成环形，盛着大量的暗绿色液体。母亲弥留之际，床畔曾放着一只白瓷钵，里边盛着粘糊糊的绿色胆汁，那是伴着她一阵阵的高声呻吟，撕裂她那腐烂了的肝脏吐出来的。
　　
　　勃克·穆利根又揩了揩剃刀刃。
　　
　　"啊，可怜的小狗[17]!"他柔声说，"我得给你件衬衫，几块鼻涕布。那条二手货的裤子怎么样?"

　　
　　"挺合身，"斯蒂芬回答说。
　　
　　勃克·穆利根开始刮下唇底下凹陷的部位。
　　
　　"不是什么正经玩艺儿，"他沾沾自喜地说，"应该叫作二腿货。天晓得是哪个患了梅毒的酒疯子丢下的。我有一条好看的细条纹裤子，灰色的。你穿上一定蛮帅。金赤，我不是在开玩笑。你打扮起来，真他妈的帅。"

　　
　　"谢谢，"斯蒂芬说，"要是灰色的，我可不能穿。"

　　
　　"他不能穿，"勃克·穆利根对着镜中自己的脸说，"礼数终归是礼数。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可是不能穿灰裤子。"

　　
　　他利利索索地折上剃胡刀，用手指的触须抚摩着光滑的皮肤。
　　
　　斯蒂芬将视线从海面移向那张有着一双灵活的烟蓝色眼睛的胖脸。
　　 "昨儿晚上跟我一道在'船记'[18]的那个人，"勃克·穆利根说，"说是你患了痴麻症。他是康内利·诺曼的同事，在痴呆镇工作[19]。痴呆性全身麻痹症。"

　　
　　他用镜子在空中划了半个圈子，以便把这消息散发到正灿烂地照耀着海面的阳光中去。他撇着剃得干干净净的嘴唇笑了，露出发着白光的齿尖。笑声攫住了他那整个结实强壮的身子。
